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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烨摇火
爱主沉浮

楔　 子

武帝三十年摇乐宛皇宫摇文化殿外。
细雨斜飞，如烟、如雾、如愁。

她微扬起玉容，感受着那丝丝缕缕的清凉，一双迷

离的美目投向灰蒙蒙的苍穹，眸光之中似隐着一个无尽

哀伤的梦。

一袭华贵的云裳在风雨中兀自翻飞，衬得那抹纤影

愈加的孤孑无助。

“小然———”颤抖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她充耳不闻，

心神只留恋着这方凄迷如幻的天地，没有过去，也没有

将来———

无语问苍天啊！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奈与无助，他是

永远都不会明白的。

身后，年约五旬的夏重欲言又止，一双含悲带愧的

眼眸默然地关注着那抹不愿回顾的倩影。她的悲、她的

怨他都明白的，可是他却只能扮做无知、无闻⋯⋯亦无

·１·



心。泪呀！只能够流回心中。

一时之间，她无言、他亦无言，静寂之中，惟有雨声

潇潇涩涩、连绵不绝。

蓦地，狂风肆卷。

“宣礼部侍郎夏重之女觐见———”

声音一重重传出文化殿，惊散了迷迷蒙蒙的雨雾。

该来的，终究来了！她回顾脸色苍白的爹爹一眼，

而后，轻拢华裳，徐徐举步，一抹凄楚的笑意在唇边化

开，竟然是恁般的风情款款、楚楚动人———

望着那抹孤单的倩影渐渐消没，他沧然垂首，不愿

叫人看到眼中的泪光。

怎样无可奈何的悲哀啊！

“⋯⋯夏侍郎的命真好，生得出这么一个倾国倾城

的女儿来，这下一送入皇宫，今后必然是加官晋爵、富贵

荣华⋯⋯”

低低的议论声不经意地飘入耳中，几叫他无地自

容。

卖女求荣！这就是同僚们眼中的自己？这样的污

名怕是终其一生也洗不清了。

夏重涩涩地笑了，夺眶而出的泪溶入风雨，霎时被

吹得无影无踪———

宫史第三十六卷记载：

时甲寅年庚午日，夏氏女入宫进谒，帝喜其容，封贵

人，赐之太液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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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乐宛皇宫，御花园内。

“快追⋯⋯别让他跑了⋯⋯”

在一片喧哗声中，一抹人影掠过，悄无声息地隐入

一丛怒绽的花树后。

“人呢？”在一众侍卫的簇拥下，一身披绣蟒袍，头戴

皇子冠的少年怒气冲冲地追至。

“禀二皇子，他⋯⋯”侍从战战兢兢地跪伏在地上，

脸色苍白如纸。

“不见了？”少年眸中逸过一丝冷凛。

侍从吓得不敢做声。

“没用的奴才！”少年双眉一竖，蓦地，一脚将眼前的

侍从踢了个筋斗，“来人啊！给本宫拖出去———”

“二皇子恕罪。”侍从爬起来，跪在地上，直叩得额头

出血，“卑职一定将功赎罪⋯⋯求二皇子再给卑职一个

机会。”

“机会？”少年阴森森地一笑，“像你这种庸才怎配本

宫给你机会？”他回顾左右，轻描淡写地道：“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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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那名哭喊挣扎的侍从被拖出御花园，一众侍

从均面色如土，噤若寒蝉。

“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办事不力之人的下场。”少

年环顾众人，得意地笑了，一脸的狂妄骄横之气破坏了

那张原本颇为清秀的脸庞。

隐身于花丛后的人瞧在眼里，不由大为皱眉。

“那个小杂种一定还在御花园内，你们给本宫搜，仔

细地搜。”少年恨恨地下令，“如果还找不到，本宫下次斩

的就是你们。”

性命攸关，众侍卫得令后，便呈渔网状地散开，以一

种似要把御花园掘地三尺的姿态开始搜人。

这下遭了！花丛中的人影暗自叫苦，本以为躲到御

花园中会令那个小霸王有所顾忌，不敢乱来。可惜他还

是低估了对方的无法无天，这是他的失策，该怎么补救

呢？他转了转眼眸，遽地起身，越过花丛向宫中某处奔

去。

一闪而过的人影叫二皇子怒喝出声：“他在那边，快

给本宫追⋯⋯”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一缕琴音扬起，宛若流水般清越，浅浅细细流溢在

空中，熨贴着人的心灵，勾起了千丝万缕的温柔情绪，却

又有如白云一般悠远，缥缥缈缈、轻柔舒畅，予人一片高

·４·



洁尔雅的天空。

今夕何夕，得闻此佳曲？

听着听着，他几乎痴了，浑然忘却那一大批紧追不

舍的侍卫，也忘却了自己身处吉凶未明的陌生之境。

琴音渐细、渐微、渐缠绵，引人走入了一场若醺似醉

的迷离梦境。

他缓缓举步，寻着琴音行去。

但见前方一湖清泉如碧。数十株异种荷花在微风

中摇曳生姿，那雪玉、冰绡似的花色，宛若舞梦天女旋转

翩飞的纱衣般优雅醉人。

荷花中间，隐见一座雕花的玉石拱桥，蜿蜒至湖心，

通向一座雕染画栋、精致典雅的凌波小筑。他如同着了

魔似的奔上玉石桥，没有半分犹豫地向那座小筑闯去。

荷香拂面，醉人心扉。

遥见环绕着小筑而建的九曲回廊中有一端坐拂琴

的雪衣女。

她头戴一顶雪玉荷花冠，满头青丝飘垂在肩头，未

绾云鬓，也未结辫，微风拂过，纷纷扬扬，说不出的自然

洒脱、写意风流。

她低眉敛目，一双纤纤玉手轻拂七弦琴，成就一曲

醉梦的仙音。

衣带凌风，他突如其然地闯入回廊、闯入那如画如

诗的仙境之中。

琴音突止，雪衣女受惊地抬首，露出一张出尘绝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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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容。

恍惚之间，他几乎以为自己面前是一朵自瑶池仙界

降临凡间的九品玉荷花。

她的眉弯弯如新月，却又浅浅淡淡，仿若远山含黛。

点墨般的双瞳向他望来，那眸光迷迷蒙蒙的，其中流幻

着如梦似幻的光华。浅朱色的唇微微扬起，蕴涵着朵朵

盈盈带愁的浅笑。

今夕何夕，见此绝色？

自幼长在深宫的他见过的佳人万千，可是却无一人

有此绝代容光，无一人有此灵秀若仙的气质。什么是倾

国倾城，他在这一刻终于明白了。

琴弦在空中微颤，余音袅袅，不绝于耳。

夏日的和风微熏如醇酒，叫人深深沉醉在其中，不

愿醒来。

凝睇着那张仙子般清灵夺目的容颜，他不由自主地

问：“你是谁？”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你是谁？”

闻声入耳，雪衣女推琴而起，两道秋水似的目光在

眼前之人身上绕了绕。

但见站在她面前的少年年岁甚小，一身华丽的皇氏

袍服亦掩不住他的那份稚幼无邪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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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束紫冠，鬓发前拂，仿若满月的脸庞上嵌着一

双炯亮有神的瞳眸，顾盼之间，光影流幻，仿佛是天上的

星子坠落。

看着、看着，雪衣女戒心尽去，她嫣然一笑，纤纤素

手探出，拍了拍他的肩，柔声道：“你是哪家娘娘的小皇

子？怎地如此顽皮，跑到这里来了？”

闻言，他不由皱了皱眉头，很不高兴、很不高兴她把

他当成小孩子。甩开了那只玉手，他挑战式地看着她，

“你才几岁？用这种口气同本宫说话，也不脸红？”

看着他一个孩子却偏要学成年皇子称什么本宫，雪

衣女不由失笑。天真的孩子啊！他怎会知道，无论她年

岁几何，她的身份都不能变，这是早以注定的命运，她的

一生啊！也就如此罢了。

想到这里，她不由怅然一叹。

瞧着那张胜似百花的娇容笼上了一抹淡如烟的轻

愁哀怨，他不由心中不快，“你为什么不高兴？是不是宫

里有人欺负你了？别怕，我⋯⋯呃，不，本宫替你教训他

一顿，为你出这口气。”

看着那双写满关怀的眼眸，雪衣女心中不无感动，

伸手牵起他的手，她温声问：“为什么待我这么好？你还

不知道我的名字呢？”

闻言，他理所当然地回道：“我喜欢你呀！”这还用问

吗？他若不喜欢她，又怎会只听到琴声便冒着被二皇子

逮到的危险跑到这四处环水无路可逃的地方，只为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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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又怎会同她说了这么多话？

雪衣女不由呆了一呆，平生第一次有人将“喜欢你”

三个字说得这么光明正大，这么坦诚无伪⋯⋯这么让她

感动。

可是他知道什么是喜欢吗？雪衣女微微苦笑，“你

要记住，‘喜欢’这两个字是不能随便对一个女子说的。”

他目光炯炯地望着她半晌，而后缓缓开口：“我没有

随便对女子说，我只是对你说，只对你说！”

在这风轻云淡的夏日、在这荷香翩飘的地方，他确

定了今生所要追逐的目标。

凝望着那张异常认真的脸庞，雪衣女心中撼动，他

只是一个孩子啊！她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自己，可是她平

静了十几年的心湖却揪起了从未有过的惊涛骇浪，久久

不能平息。素手下意识地揪着心房，她别开美眸，像是

要逃离什么，抗拒什么似的。

而他，只是静静地端详着她，那清亮的眸光像一张

细密的网，只在这瞬间的光阴，便收罗了她一生的悲喜

嗔痴，网住了她欲逃难逃的心神。

纤纤素手抚上了瑶琴，“咚⋯⋯”的一声清音在九曲

回廊中回旋荡漾，余音久久不绝。

回敛心神，她迎上了那双星辰似的瞳眸，“不要再胡

说八道了，你该回家了。”他是孩子，但她不是，她不能陪

他胡闹，也不能使自己陷入这场荒谬的迷梦之中。

似看穿了她那细腻、复杂的心事，他徐徐扯开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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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起一抹璀璨夺目的笑容，“你会信的。”他低低呢喃自

语。总有一天，他会让她知道这一切不是一场儿戏的胡

闹，而是他心中惟一的坚持。

他的话语虽低，可是她还是听在耳里，“你知我是什

么身份吗？”她叹息着问，存心要在这最初的一刻打碎他

的坚持，不要他陷入一份无可奈何的悲伤中。

他是一个天真快乐的小皇子，应该永远生活在阳光

中才是。他的梦亦应该是多姿多彩的，不应该因她而存

下一份灰暗。

“这不重要。”他开心地笑着，在画廊中打了两个转

转。她就是她，一朵独一无二的仙莲。最初的疑问，他

早就把它抛到九霄云外去，再也不要找回来。

“不，很重要。”她哀声一叹，实在不忍心破坏他快乐

的心情，却不得不说明白，不然他又怎会死心？

“哦？”他眉头打了个结，直觉的对她将要说的话万

分抗拒，“重要到什么程度？”他问得小心翼翼。他可以

选择不听吗？

“重要到关系你、我两个的人头。”她轻颦黛眉，绝尘

的容颜泛起了一朵带着无可奈何的忧伤之笑。

“你在吓我！”他不信地指控。想他好歹也是一名皇

子，世上能威胁到他项上人头的人能有几个？

“我没有。”她悠悠一叹。素手轻抚七弦琴，九曲回

廊再度扬起清音。

美眸缥缥缈缈落在远方，她轻启朱唇，漫声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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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

太液芙蓉？他的眉头皱成一团。这个地名似乎很

耳熟啊！他下意识地扫视了一下那一池的异种玉荷花，

而后迎上了那双总是带忧愁的迷蒙美目，“你是？”他试

探着开口询问。

“夏柔然。”她喟叹着，清雅绝伦的容颜上多了一朵

似怜、似叹、又似悲苦的笑。

一时之间，他呆住了，他是知道她的，夏柔然，父皇

新近策封的贵人，那个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女子？

望着她那清丽若荷的娇颜，飘逸如仙的举止，他怎

都无法接受这事实。

这朵应是出尘绝俗的九品玉莲，竟是他父皇私宠的

贵人，怎么可能呢？

她端坐在七弦琴前，落漠地看着他，那双美绝人寰

的瞳眸一眨也不眨的，里面隐着无穷无尽的悲哀。

莫可奈何呀！

他怔忡无语。一瞬间，他只觉得眼前满池的荷花都

失去了色彩。

心不住地向下沉，所有的喜悦、快乐均似被一口无

底的深潭慑去，再也找不回来。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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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皇子，你不能进去。”

内侍总管拦在宫门外，不让那一群气势汹汹的人马

入内，“这是后宫嫔、妃的居所，除了圣上外，任何人都不

许接近。”

“是吗？”他冷冷地翘高双眉，“那为什么刚才那人能

进去？”

“什么刚才那人？”总管被问得有些纳闷。他是接到

二皇子私自带禁卫、侍从硬闯内宫的消息后，才急急忙

忙赶来阻止的。之前发生过什么事，他可是半点不知。

“既然不知道，你就给本宫让开，别妨碍本宫找人。”

二皇子耐性尽失，一把将那内侍总管推开，当先闯入后

宫。

“二皇子你不能这样。”内侍总管几乎急白了头发，

他一面派人禀报圣上，一面追在二皇子的身后，尽力阻

止，“后宫没有你要找的人啊！”

“少嗦！”二皇子一眼瞪了过去，“本宫可是亲眼看
到那个小杂种逃入后宫的，你说没人，意思就是说本宫

眼瞎了、看错了，是不是？”

“小人不敢。”内侍总管脸都吓白了，这宫内、宫外众

人皆知这位二皇子成蛟喜怒无常，动辄杀人，惹上他的

人大概都是些嫌脑袋长得太牢了，太想去见阎王的人。

像他一个小小的总管可是绝对惹不起。想到这里他大

退了好几步，再也不敢出言去惹怒那魔王。

看了看那终于闭嘴的内侍总管，成蛟皇子冷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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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算他识相，这笔账就暂时记下了，等日后再慢慢清

算。

“大家动手，给本宫搜！”

一声令下，侍卫前冲，接下来是一片宫女嫔妃的惊

呼尖叫，后宫一片大乱。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你不想要脑袋了？”成蛟皇子厉眸扫向那个胆敢再

一次阻拦他找人的内侍总管，按在腰间佩剑上的手跃跃

欲试。如果不是怕在后宫剑杀内侍会被父皇责怪，他早

就砍了这个不识好歹的家伙十次八次了，哪里还有心情

同他费话？

“二皇子。”内侍总管语带哭音，“您什么地方都可以

进去，惟独这里不可以。”如果他护宫不利，让二皇子闯

进去惊吓了里面的人儿，那么他就等着让圣上砍他九族

所有人的脑袋吧！

“为什么不可以？”成蛟皇子耐着性子问。

“因为这是太液芙蓉———最得皇上宠爱的夏贵人的

居处。”

“夏贵人？”成蛟皇子双眼一亮，“那个乐宛国第一美

人？”太好了，他早就想亲眼见见她美到什么程度了。

“二皇子？”看着他突然变得兴奋的神情，内侍总管

大感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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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成蛟皇子毫不客气地推开他，而后以讯

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了进去，后面跟着的是一大群侍

从。

“完了！”内侍总管无助地跌坐在地上，为他即将落

地的人头大放哀声。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嘈杂的脚步声惊散了太液芙蓉内的宁静。

“糟了！”他望着那气势汹汹奔近的人影大皱眉头，

“真是阴魂不散，我得躲一躲。”他丢下一句话后，便赶在

那人到达九曲回廊之前，先一步躲入小筑内。

柔然回过神来，九曲回廊中已奔上一神态骄横、不

可一世的少年。

“二皇子成蛟？”一眼认出那总是将皇宫内外闹得不

得安宁的元凶后，她也不由颦蹙起黛眉，大为头痛。

“美人！”一眼望过那名迎风而立，罗衣飘飞的女子，

成蛟便再也收不回视线！

柔然别过身躯，避开那道视线。成蛟的目光是邪恶

的，好像是准备用眼神将她的衣服脱光似的，让她忍不

住心中的恶心。这些年来，她已经受够了这种目光。这

时候她真恨自己生就的美丽，如果她能够平凡一些，那

么她的命运就不会如此了。

“你就是父皇的夏贵人？”成蛟上下打量着她，不由

·３１·



大有深意地笑了。

这样的美人儿确实能让男人疯狂。

“你们给本宫在下面候着。”他扬声对众侍卫下令，

而后向柔然逼去。

柔然张大美眸，突然意识到他的不怀好意。她力持

冷静地开口：“成蛟皇子，这里不是容你放肆的地方，请

速速离去。”

“是吗？”他邪邪一笑，目光着迷地留恋在那张可称

得上颠倒众生的绝世娇颜上。这样的美人，如能一亲芳

泽纵死也甘心。最难得的是父皇不在，她身边又没有宫

女、侍从，这对他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啊！如果还

不懂得把握的话，那么他可就是世上最笨的呆子了。

柔然一面后退，一面心中叫苦，她生性喜静，尤其是

独坐抚琴之时，更不喜有人打扰，是以，太液芙蓉内的宫

女、侍从都不可能在这时出现，替她解困的。这下可惨

了，她要如何渡过眼前的危机？

眼前美人儿一步步地退到回廊的尽头，再也无路可

逃，成蛟皇子不由得意地一笑，这个乐宛国人人传顷的

第一美人就要落入他的手中了。想到这里，他不由大为

兴奋。

“别怕———”他大步跨出，双臂前张，准备来一个软

玉温香满怀抱。

可是失算的是，一颗圆滚的珍珠悄无声息地从小筑

中贴地滚出，刚好停顿在他的脚下，让毫不提防的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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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跌向九曲回廊的镂花木栏杆———

接下来是木栏杆受力不住的破裂声、成蛟皇子硕大

身躯落水声及柔然掩口惊呼声，相互交织合鸣。

待成蛟皇子狼狈万分地从池水中探出头时，正好看

到那让他追了半天的活冤家、死对头，正悠悠然地踱到

破碎的栏杆前。

“二皇兄久仰了！”带着一脸促狭的笑意，他居高临

下向落水的倒霉皇兄打招呼。

“你这个———”成蛟火冒三丈，正欲破口大骂，一口

直贯入口中的池水却让他心不甘、情不愿地自动消音。

柔然回过神来，先从地上捡起那颗珍珠，而后定定

地看着笑得甚为开怀的他，“是你做的？”她问。

他点了点头，明亮的瞳眸中闪过一丝关切，“我说

过，我会替你教训欺负你的人，你看，我做到了。”

柔然微微愕然，一阵既甜蜜、又酸楚的情绪升起，在

芳心中久久盘绕不去。这个小皇子，他竟如此认真。

“谢谢。”她低低地开口，一种温热的液体无法控制

地拥上眼帘。从不曾啊！从不曾有人这样关怀过她。

“不用客气。”他开心地笑了。伊人只是一句谢语已

然让他如获珍宝、欢喜不胜。

“救命———”微弱的求救声突然扬起，“本宫不会水

啊！”成蛟皇子一面嚷着，一面奋力挣扎求生。

救命？他闻言挑了挑眉，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那么一点点水就让他这位二皇兄不顾颜面，大呼小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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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救？

柔然却白了脸，如果让这位成蛟皇子就这么淹死在

莲池中，那她可要大祸临头了，“二皇子你别慌，我这就

找人去救你。”她向下喊了一句，而后急步奔出。

“别急。”他一把拉住柔然，而后清了清嗓子，大喊

道：“成蛟皇子快要被淹死了，来人啊！”

话音方落，一大群满面惊慌的侍从一股脑地拥入太

液芙蓉，七手八脚地下水，均忙着抢救他们的主子。

“我的玉荷！”柔然心痛万分地看着满池婷婷而绽的

异种荷花被莽撞的侍从摧残得七零八落、不成模样，“这

可是邻国贡品———”

“可惜。”他亦有同感地陪着她叹气。

真是煮鹤焚琴，大煞风景啊！

“皇儿！”随着一声娇媚婉转的惊呼，一身雍容华贵

的宫装丽人带着数十宫娥急急赶来，直奔荷花池而去。

“鄂妃娘娘？”柔然掩口惊呼，她这太液芙蓉可从不

曾这般贵客盈门、繁华热闹过，无论是该来的、不该来的

都跑来了。

好不容易将爱儿从水中救出，安顿好后，鄂妃娘娘

怒气冲天地直接杀上九曲回廊，“凌云皇子，你好大的胆

子！”

啊！柔然转头望向身畔之人，原来他是皇四子凌

云，直到如今，她才知道他的身份。

“儿臣见过鄂娘娘！”他上前一步不卑不亢地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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